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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行记
| 沈秋伟 文 |

想起那渠荷塘
| 时国金 文 |

在翠湖边

我独自一人，趁着夜色，行走在翠
湖边。既害怕见到熟人，又难以承受
无人可以言说的寂寞。想必那枯荷也
寂寞如我，那茶花的残体此时也未肯
眠去的罢。

川端康成一个人在旅馆里，凌晨
起来，面对盛开的海棠，花的机缘令他
怦然心动。而我在今夜，与翠湖猛然
相遇，两厢里都深感唐突，只好无声无
息，彼此心照不宣。心里被唤醒的孤
独感，从上个世纪遗存下来的，今夜突
然放大，历历在目，无可抵挡。

翠湖，情未泯，而思未眠，我一人
在翠湖南路的夜色里踽踽独行。“一壶
春茶楼”里散发出的暧昧的光线正投
射过来，将我的衣裳照得斑斓不已。
而翠湖宾馆的房间，夜像一只巨兽，早
已将它占领。我独自一人，回想十多
年前在这湖边写下的诗句——

置细细腻腻的往事于杯中
一饮
而尽
时间之微醺
……

驼峰机场的艳阳

一个时代的记忆，被一个机场的
名字全然唤醒。驼峰航线，1942年的
记忆，一条航线粉碎了一群战争狂人
的野心，军国主义败象已露，中国命不
该绝，盟军命不该绝，人类命不该绝。

此时，我站在驼峰机场的机坪上，
享受这无与伦比的艳阳，获得的美感
无比清丽、纯粹。我的心此时不再以
仇恨为标签，而是以感恩为品性。

我望着驼峰机场上空的天，蓝得
如此通透，几朵洁白的祥云在头顶飘
过，伸手可及，一种宗教般的神圣覆盖
到我的全身，使我陷于沉醉而难以自
拔。真是云醉人处人不醒啊。

有我上个世纪的散章为证——
我站在大地上想洪荒时代的故

事，后人将站在这儿想我的故事。

人在瑞丽
读暖色调的美丽

川端康成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中
倾诉其物哀主义的美学观，那些细腻
而虚无的感觉，幽情而唯美的哀伤，平
铺而玄妙的叙述，把我写作的经验全
然麻醉，使我无法找到自我觉醒的路
子。

但到瑞丽，你就有了全新的感
觉。瑞丽江开阔而舒缓，江心的草洲
翡翠般熠熠闪光，凤尾竹丛里的恋爱
只有快乐没有哀伤，雾里看花，少女婀
娜的身姿缓缓呈现，两岸风情异国情
调，人们吉祥平安，有佛光普照，梦里
荡漾着温润的诗意。

人在瑞丽，多待些日子，也许能挣
脱川端康成给我套上的审美枷锁，也
许能从普遍的物哀里脱颖而出，在自
我圆满的境地里安享大地的赠予。瑞
丽的美与川端的美在本质上不同，前
者是暖色调的，而后者是冷色调的，前
者是欢愉的美，而后者却是哀伤的美。

不去比较了，正如玫瑰与莲花各

有各的美，难以比较高下一样。此刻，
葫芦丝正在吹响那暖色调的美——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
密密的寨子紧紧相连
那弯弯的江水呀绿波荡漾
一只孔雀飞到了龙树上
啊美丽的孔雀带来幸福吉祥……

云南之云

云南之云原是我青春的霓裳，是
我隔世写过的飘逸不堪的情书。

云南之云，尚未被尘世的颜料所
浸染，清澈透明，衬着比蓝还蓝的天
空，自由招展。观之，宗教的潜流涌
动，心里禁不住泛起久埋于历史的感
动。

上个世纪，我背弃了这无瑕的云，
远游外乡。今天再一次相遇，情何以
堪！我的脸上写满了磨不开的难为
情，忽红、忽白，一身虚汗。时至今日，
我该以何面目与这老情人相见？我如
何对这逝去的时光作一个体面的交
代？

云却还是那云，淡定，无嗔，仿佛
那岁月的波澜并未在云的心里留下一
丁点痕迹，仿佛一切背信弃义都不能
让云改变心性。

我望着云南的云，决意丢弃不安
与萎缩，大大方方地再爱她一次。但
爱谈何容易，爱正是一道多元多次方
程式，求解不易，正如我当年在云岭写
下的——

每当我用语言羞怯地对你说着爱
呓的时候，我的心却在抱怨说没能确
切地传递它的意思。

老家门口有一渠大塘——夏
家塘，满塘荷莲。一到盛夏，碧叶
莲天，荷花像星星般点缀其间。
荷叶接天蔽日，水面很是清凉。
双抢之时，父母因起早摸黑地在
田间劳作，中午一般要歇凉，这
时，我们这些中午睡不着的小家
伙，就来到荷塘寻找阴凉，泡在荷
塘沁凉的水中，摘一朵荷叶戴在
头顶，玩着水中躲猫猫的游戏。

荷塘的东头有一湾水面，种
的是菱角，就在姑父家门口。姑
父是木匠，带了一个徒弟，眉清目
秀，我们叫他小木匠，他是大官圩
人，是姑父的表侄儿，高中毕业没
考上大学就来跟着姑父学门手艺。

那天，村上的爱莲在荷塘边
划着腰子盆采菱角。采完了就往
岸边划，到了水埠头，爱莲直起
腰，准备抬脚上岸，哪知腰子盆很
耍，她脚还没跨出去，盆子一歪，
侧向一边，爱莲连人带刚采的菱
角一起泡进了水中。爱莲一骨碌
从水中站起来，一时蒙了，傻傻地
看着齐腰深的水里漂浮的菱角，任
由长发上的水贴着身子往下淌。

正在门前树荫下干活的小木
匠，立即跳进水里，把爱莲拉上
岸，拽回盆子，又操起篮子在水中
捞起散落的菱角。原来成熟的菱
角浮于半水中，嫩菱角漂在水面
上，不一会儿，菱角全捞了上来。

爱莲看着小木匠麻利的身
手，眼睛都亮了一圈，就柔声说：

“小哥哥，好事做到底，帮我把腰
子盆背回家吧。”

小木匠咧嘴一笑：“得嘞，小
事一桩。”

从此，荷塘边、街上的影剧
院，经常有两人相依相偎的身影。

莲塘深处，采莲蓬的腰子盆，
也刚好可以容纳两个年轻的相爱
的灵魂。

小木匠与爱莲谈起了恋爱的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村庄。

爱莲是家中的小女儿，是父
亲的掌上明珠。爱莲的父亲是本
队的生产队队长，不仅在本队，即
使在周边地区，也是吐个唾沫一
个钉，说一不二的人物。爱莲不
读书后，父亲就让她学裁缝，不像
别人家的姑娘，还要下地干活。
早年，队长和他的一位老庚喝酒
时，就为爱莲定了一门娃娃亲。
对方家在外驾船跑运输，挣的是
活络钱，家境不错。爱莲却一直不
满意，为此常和父亲磕磕碰碰，大
吵三六九，小闹天天有。说：“我的
事，我自己做主。”父亲也不在意，
说：“婚姻大事哪有自己做主的，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
父母恩，等你成家了，就知道爹爹
是为你好。”

就是那个夏天，对方家见爱
莲出落成水灵灵的大姑娘，就托
人来催着定亲了。自然，爱莲因
心里装着小木匠，又和父亲闹了
起来。

晚上，爱莲把小木匠约到荷
塘边，有人瞧见两人坐在祠堂门
口的础石上，出神地望着挂在空
中像腰子盆一样的月亮。小木匠
手里剥着莲子，爱莲仰头不语，月

光悄悄地移过树梢，印着她脸上
的泪痕，也把小木匠的影子映在
她的脸上。

悬着的“腰子盆”渐渐西沉，
风吹荷叶沙沙沙作响，夜深了，小
木匠起身牵起爱莲的手，帮她擦
了擦泪，好言相劝着把她送回了
家。础石前，只剩下一小堆撕碎
了的莲蓬空壳，被残存的月光冷
冷地照着。

这个夏天，爱莲坚决不同意
定亲。

父亲坚决要定亲：“说出去的
话，泼出去的水。更何况婚姻是大
事，自古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谁也没料想，这个刚烈的女
子，在一个荷花盛开的下午，喝了
剧毒农药，待家里人发现，身体已
经冰凉。家里人崩溃了，几个堂
兄弟、小叔叔把悲痛化为满腔的
怒火，一下子烧到了小木匠的头
上，带着棍棒满村子找小木匠。
姑父第一时间找到了正在做工的
小木匠，让他赶快走。

小木匠憋着泪水，丢下工具，
拔腿就跑，村上到处人声沸漾，出
村的道路，也被爱莲的家里人把
住了路口。小木匠灵机一动，悄
悄地潜入了荷塘中，摘一朵荷叶
顶在头上，屏息静气，躲过了众人
的搜查。

残阳如血，残荷呜咽。小木匠
又悲又冷，悄悄地爬上岸，离开村
子，借着月光，向大官圩的家走去。

爱莲是年轻人，非正常死亡，
按照圩乡的风俗不能进老坟山，
就在荷塘边埋了一个小坟。

第二天人们发现新坟前有一
朵荷花，还有烧完纸钱的灰烬。
坟前的泥土板结光滑。有人说小
木匠昨天夜里偷偷地来了，在坟
前坐了一夜。

爱莲的父亲一怒之下，让我
二叔用镰刀把一塘荷莲生生地徲
掉了。锋利的镰刀所到之处，一
叶叶圆溜溜的荷叶刷刷地漂浮于
水面，一片狼藉，相互挤压，仿佛
不忍离去，在风中扬起一道道荷
浪，呼啦呼啦作响，像在诉说着不
应该有的遭遇。

清水碧波环绕着垾子畔的一
冢小坟。风吹荷塘，万物俱寂。
每至盛夏荷花盛开的季节，爱莲
的坟头，隔几天总会有人放上一
朵荷花，含苞待放，鲜色欲滴。大
家知道，是小木匠夜里又悄悄地
来过。

直到今天，我再也没见到小
木匠。有时回去了，问母亲，母亲
说也没见过。

花落莲成，花开莲生。
李商隐说，“荷叶生时春恨

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
常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这里，
恨，伴随着荷的一生。可春恨之
恨与秋恨之恨，肯定是不同的恨，
谁能理解那是想爱而不能的委
屈，那是爱过而不得的无奈呢？

此时的荷也肯定不仅仅是荷
了，那是一种悲苦、怅惘的人生。

有时我也恍惚，故乡夏家塘
的荷花，和现在的荷花，是不是一
种花呢？


